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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戚想要收养我的⼥⼉，他们说，⼥⼉早晚都要送⼈，不如送给⾃家。

那天我才明⽩，最可怕的恶意，往往来⾃最⾝边的⼈……

本⽂源⾃⼀次⽹剧项⽬调研，根据采访戏剧改编，内含虚构情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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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三⼗那天，和往常⼀样，在⽼家过年。

⽼婆和⼥⼉也在。

平⽇⾥，我们都在北京⼯作。难得回来⼀趟，⼥⼉刚五岁，说话奶声奶⽓，⽪肤⽩嫩，很是

可爱，亲戚们更是怎么看都喜欢，时不时逗她玩。

本来，其乐融融的⼀天，酒过三巡，我的伯⺟，突然拽了拽我的胳膊，将我叫了出去。

在⽆⼈的⻆落，伯⺟说出了这个请求。

她要我把⼥⼉，过继给她⼉⼦。

我愣住了。

我差点以为我是⽿朵出了⽑病：「什么⻤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！」

这种请求，⽤脚趾头想，我都不可能同意。

「我都找⼤师算过了，你们下⼀胎，⼀定是⼉⼦。」伯⺟⼀副的⻓辈架势，说教着：「⼥⼉

就是个赔钱货，早晚都要送⼈，你不如送给⾃家亲戚，对不对？」

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¥19.90 的盐选专栏

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68152403
https://www.zhihu.com/people/Ye-xiao-bai-40
https://www.zhihu.com/people/Ye-xiao-bai-40
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48509984


「我⼥⼉，就是我的命！」我差点⽓死：「今天我可以当没听⻅，你再提别怪我不客⽓！」

我说着就要⾛，然⽽，伯⺟竟哭了起来，她⼀下跪在地上，磕着头求我。

我这才知道，她⼉⼦，已经在家闹了⼤半年了。⼜是绝⻝，⼜是摔东西。

他在家⾥⽆数次⼤喊，要收养我的⼥⼉。

还说，如果我的⼥⼉不归他，他宁愿⾃杀。

我竟⽓乐了，什么叫「收养」？！

当我已经死了么？！

随后我愣了愣，突然意识到了⼀件事，这样的收养根本不合法

她⼉⼦，今年才⼆⼗岁，还单⾝。

⽆缘⽆故的，怎么会想要⼀个⼥⼉？

反倒是有⼀次，我帮他修⼿机，⽆意间，在⼿机⾥发现了他的秘密。

他存了⼤量的涉⻩⼩说。

联想起那些「绅⼠」书名，我瞬间怒了，他⼉⼦指名道姓，要收养我⼥⼉，其⽬的不⾔⽽

喻。

伯⺟还在地上磕头。

我冷冰冰地看着她。

「你就是磕死在这⾥，我都不可能同意。」

我没料到的是，伯⺟竟然⼀下瘫坐在了地上，号啕⼤哭，⼀边骂我不孝，⻓辈都跪下了，我

竟还不松⼝。

还说我⼥⼉是个灾星，是要毁掉她整个家什么的。

「你这是要逼我⼉⼦死啊！⸺」她哭嚎。



⻓辈们听⻅了动静，赶了出来，撞⻅这⼀幕，急忙上去扶她。

⽗⺟不清楚缘由，上来踢了我好⼏脚。

我揉了揉腰，恶狠狠看着⾝后，闻讯⽽来的堂弟。

他，就是伯⺟的⼉⼦。

肥胖，满脸痤疮。没有考上⼤学，在⼀家修⻋⼚打⼯。

「把你⼿机给我。」我指着他的鼻⼦。

他后退了⼏步。

从饭局开始，我就隐隐觉得哪⾥不对⸺这个堂弟，拿着⼿机，在桌上到处拍，好⼏次，镜

头却对准了我⼥⼉。

⼤⼈们不明就⾥，我上去夺过了他的⼿机，强⾏按住他的脸，⼈脸识别打开了锁屏。

翻开相册，我愤怒得⼏乎脑袋要炸开。

他专⻔建了⼀个相册，

⾥⾯，全都是我⼥⼉的照⽚。最近的，还有以前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偷拍的。

不下上百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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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我在⽼家，按着堂弟，疯狂痛揍，⼏乎是往死⾥打。

最后，被⻓辈们分开。碍于⽼婆孩⼦在场，这种事我也没法当众说，只能抢过他⼿机，⽤⼒

砸毁。

⽗⺟勃然⼤怒，痛骂我许久。

我根本⽆⼼留在这⾥，带上⽼婆和孩⼦，连夜开⻋回了县城。

⼀路上，⼥⼉睡着的时候，我这才压抑着怒⽕，告诉了⽼婆真相。



⽼婆⼏乎⽓疯了。

「现在就⾛！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回来！」

我叹了⼝⽓，我也想赶紧⾛，离这种⼈越远越好。

奈何，⼩地⽅，交通很不便。只有市⾥⾯，才有⽕⻋站和机场。

去市⾥⼀百多公⾥，现在⼜是雪夜，天⿊路滑……太不安全。

「明天吧，今晚收拾⼀下⾏李，天⼀亮我们就⾛。」

⽼婆⽆奈，终究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也只能同意了。

⻋窗外，下着⽩⽑⽑的雪花。

我把⻋开得很慢，脑海⾥，却不时闪过，堂弟的脸。

摔他⼿机的时候，我瞥⻅了，他⼀⾔不发地盯着我。

眼神⾥，有说不上来的凶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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⽗⺟从⽼家回来后，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们。

⽼爸⽼妈同样⽓到半死⸺最宝⻉的孙⼥，怎么到他们嘴⾥，就成了拱⼿送⼈的货物？！

爸妈⽓不过，连夜就要去他们家说理。

我拗不过，⼜放⼼不下家⾥的⽼婆孩⼦，只能由着他们去了。

可堂弟⼀家的⽆耻，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约莫⼀个⼩时后，爸妈回来了。

⽼爸脸上带伤；⽼妈则在偷偷抹泪。

他们本来还想瞒我，我再三逼问，才知道⸺爸妈去了之后，堂弟⼀家，居然反过来，往我

们⾝上⼤倒脏⽔。



说什么，我们居⼼不良，⽣个⼥⼉，诱惑他们⼉⼦，祸害他们⼀家。

还诅咒我们，早晚遭到报应，不得好死。

⽼爸回骂了⼏句，却被他们推搡，混乱之中，脸上挨了好⼏下。

这时，妻⼦声⾳颤抖，提醒我：「⽼公……你看看群。」

我点开微信，映⼊眼帘的，家族群⾥，堂弟的⽗⺟，正在疯狂辱骂我们⼀家。

「要你⼥⼉是看得起你，你们⼼⾥肮脏，别往我⼉⼦头上倒脏⽔！」

「也不看看你⾃⼰⼥⼉⻓什么样？」

「活该只能⽣个赔钱货！！」

「……」

⽼妈试图在群⾥反驳，可那头的脏话层出不穷，根本不是对⼿。

妻⼦泪流不已，这些话，像⼑⼀样，扎在她这个⺟亲⼼⾥，整个⼈都在颤抖。

我拿了菜⼑，就要往外冲。

我特么砍死他们！

爸妈都慌了，急忙上来拉我。

「你要是坐牢，你⼥⼉怎么办？！」⽼爸⼤声呵斥我。

⼥⼉听⻅了动静，⼤哭了起来。

我渐渐冷静了下来，只能拳头狠狠砸着墙，胸中的恶⽓，压得我⼏乎吐⾎。

他们那恶毒的诅咒，更是让我感到⾮常不安。

妈的，惹不起，我们还躲不起么？！

「爸，妈，先跟我们回北京吧，留你们在这，我不放⼼。」我说，「就当去北京过年了。」

「可是现在⽕⻋还没通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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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开⻋，我们⾃驾回去，⾟苦你们。」

爸妈犹豫了半晌，重重叹了⼝⽓，点头同意了，「只能先这样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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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安慰⾃⼰，再忍忍，明天起来，就能远离这个是⾮之地。

可我没想到的是，堂弟⼀家，根本没想轻易放我们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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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天，年初⼀。街头巷尾，喜庆⾮常。

我们却不得不收拾⾏李，离开家乡。

雪天的路不好开，我的⻋速很慢，离县城越来越远，我也渐渐松了⼀⼝⽓。

⼥⼉坐在安全座椅上，妻⼦在逗她。

我和爸妈商量着去北京后的安排，随⼿打开了⻋载⾳乐。

我的脸⾊猛地惊恐起来。

⻋，失控了！

我猛踩刹⻋，内⼼疯狂祈祷，停下！停下！

慌乱之间，竟猛地想起另⼀件事：

这⻋，刚做过年检，不存在任何问题。

那个堂弟，在修⻋⼚⼯作。他会修⻋，⾃然也知道，该怎么弄坏⼀辆⻋！

脑海中，⼀闪⽽过，⼜是他那凶狠的眼神。

⻋⾝彻底失控，刺⽿的摩擦声，迎头撞向护栏。

县城的公路，两边都是⼭崖。

天啊！



在绝望的尖叫⾥，整辆⻋坠落⽽下。

轰然⼀声巨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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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在隔壁县的医院⾥醒来的。

⻋坠落后，撞上了粗壮的树⽊，堪堪停下，我们因此捡回了⼀条命。

只不过，驾驶室变形严重。

我⼩腿⻣折，打上了钢板，肋⻣也断了好⼏根。如果救护⻋晚到⼏步，很有可能扎进内脏，

交代在那⾥。

不幸中的⼤幸，爸妈，妻⼦，都只是⼀些⽪外伤，没有⼤碍。

当时⻋停下后，他们⽴刻打了 120 急救，给我争取了抢救时间。

⼥⼉因为有安全座椅的保护，没有受伤，但是惊吓过度，⼀直都没有说话。

整整两天，⼀⾔不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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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拄着拐杖，在病房⾥，看到了⼥⼉。

她眼神呆滞，⼀⾔不发。

我单⼿抱着她，轻轻拍打她的后背。

她终于有所反应，伸出⼩⼿，搂住了我。

「爸爸，我们，是不是做错了什么……」

这是她两天来，第⼀句话。

我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，她⼩声哭泣着。

「我们什么都没做错。」



「是那些做错的⼈，⼀直没有得到惩罚。」我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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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拿到了⻋祸报告。

只可惜，我的⻋受损严重，什么证据都找不到了。

交警只能定性为⼀起意外。

我不⽢⼼，可没有证据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

就连是不是他⼲的都⽆法确定，成为了永远的悬案。

窝囊。

简直窝囊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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⼏天之后，我拄着拐杖，独⾃在医院外，抽着根烟。

忽然瞥⻅了⼀个熟悉的⾝影，迎⾯朝我⾛来。

是堂弟。

他是⼀个⼈来的。

我感到不可思议，他竟然还有胆⼦来，丢了烟头，就要上去揍他。

然⽽我拄着拐杖，⾏动不便，反⽽先摔了⼀跤。

他趁势踢开了我的拐杖，我起⾝不得，只能⽆⼒地怒视着他。

他蹲了下来，肥胖油腻的脸，嘲讽地笑了笑：「爬都爬不起来，还有什么资格当爸爸？」

「你来做什么？」我从⽛缝挤出这句话。

「过来收养你⼥⼉。」他说：「没想到，发现你还活着，恭喜呀，命真硬。」

他加重了语⽓，脸上的笑容，却依旧是胜券在握⼀般。



我攥紧了拳头，同时也隐隐感觉，好像串起了很多事情。

在我们的要求下，这起意外，警⽅没有通知任何⼈。

他⼜怎会未⼘先知，料到我们出了⻋祸？！

除⾮，这起意外，根本就是他的⼿笔！

还有，我在⻋祸报告上，看到过⼀⾏字。

「因安全座椅的保护，⼥孩没有受伤。」

⼀瞬间，我全都明⽩了。

我早该明⽩的。

这当然是他的⼿笔。

制造⻋祸，弄死我们⼀家四⼝。

⽽我的⼥⼉，因为安全座椅的保护，有极⼤概率⽣还。

到那个时候，他⾃然得偿所愿，「收养」我的⼥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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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死死地盯着他。

「你就不怕我报复你么？」

「我有什么好怕的……」堂弟⼀摊⼿，「你在北京，有家有业，打我？杀了我？⼀坐牢，你

就什么都没了⸺你根本不敢。」

他油腻的脸上，闪过⼀丝狠戾：「⽽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敢做。」

这套理论，恐怕，早就扎根在他⼼⾥，成了⼈⽣信条。

才会让他有恃⽆恐。

「我说的话，你要想清楚。」



他说着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「我知道你们北京的地址，也知道你们在哪上班……我隔三差

五，都能去北京看看你们。」

怒⽕⼏乎要冲破我的头颅，我⽤⼒地挥过去⼀个勾拳，却被他躲过，我也连带着再次倒地。

「没别的意思。」他起⾝，不紧不慢地说。

「只是提个建议，把⼥⼉让给我，你们能安全点。」他顿了顿，说，「少些意外，多活⼏

天，不好么？」

「好好考虑⼀下，为了你⾃⼰，为了你⽼婆。」

我愤怒得双眼发红，想爬起来，却⼏次重新跌倒。

医院⾥，已经有路⼈在往这边凑了。

堂弟⻅状，转⾝离开了。

有路⼈帮我捡来了拐杖，搀扶着我起来。

我拄着拐杖，跌跌撞撞地往外⾛。

脑海⾥只有⼀个念头。

我要杀了他。

我要杀了他！！！

然⽽，这⾥离⼤⻔不远。

周遭的⾏⼈，还没反应过来去阻拦他，让他给趁机溜了。

⻋流⼈往，哪⾥还有堂弟的⾝影。

这时候，⼿机突然震了⼀下。

是堂弟发来的微信。

那上⾯，有⼀张照⽚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他将我⼥⼉的照⽚，和他 P 在了⼀起。拙劣的技巧，P 成了情侣的造型。

以及，⼀句话。

「她是我的。」

很奇怪，看着这张照⽚，我竟⽌不住地冷笑了起来。

有⼀点，他说的真对。

我有家有业，才会患得患失，⼀再忍让。

可他真的不应该，触碰我这个⽗亲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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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晚上，妻⼦哄⼥⼉睡下，来到了我的⾝边。

她已经知道了下午的事情。

「要是他再跟到北京来，我们该怎么办……」她⽆助哽咽着，「我真的不知道，怎么才能保

护⼥⼉了……」

是啊，到今天，我终于明⽩了，愤怒，逃避，全都是没有⽤的

我阴沉地望着窗外。

⼀整天的时间，我脑海⾥，翻涌过了⽆数的计划。

复仇的计划。

此时此刻，终于落定，停在了⼀个⽅案上。

那是我能想到的，最恶毒的复仇。

「你放⼼，我会让他们⼀家消失。」

「彻彻底底地消失。」我说。

 

我知道，这个计划很恶毒，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


为了妻⼥，我必须让他们万劫不复。

绝望终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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⼏天后，妻⼥和⽗⺟，坐上了⾼铁，去了妻⼦娘家。

与此同时，在我的安排下，我爸发了⼀条朋友圈。

那是他在家⾥做饭的照⽚，配上了⽂案：

「⼤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回来了，先给孙⼥做道好菜。」

这条朋友圈是公开的，我知道，我的那个堂弟，⼀定会看到。

我就是要让他认定，我们⼀家，都回到了⼩县城，包括我的⼥⼉。

他必然会因此留在县城⾥，谋划其他计策。

堂弟，好戏还没开场，你就在这个县城⾥，⽼⽼实实呆着吧。

我收拾完空荡的家⾥，抽完⼀⽀烟后，在⼀个微信群⾥，发起了群通话。

打给了我的⼤学室友们。

他们以为我是来拜年的，可我的第⼀句话是：

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，这个忙很危险，甚⾄，可能会把你们⾃⼰搭进去。」

「你们可以拒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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⼏天之后，县城⾥，来了三个陌⽣⼈。

他们操着外地的⼝⾳，开着豪⻋。任谁看，都像是外地来的富商。

他们，就是我的⼤学室友。



在听了我的计划之后，他们果然犹豫了。是的，现在都已有家有业，和我⼀样，到了患得患

失的年纪。

但半晌过后，他们还是答应了。

我很意外。

他们说，他们会答应，完全是因为，我的那句，「这个忙很危险，你们可以拒绝」。

只有亲兄弟，才会说这样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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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过去，县城⾥，各个商铺都开始了复⼯。

三天后，堂弟打⼯的修⻋⼚⾥，来了三个外地的富商。

他们⾃称过来投资，有意向，想买下这家修⻋⼚。

这家修⻋⼚，开业到现在，年年赔钱，⽼板早就想要出⼿了。

⽽这三个富商，对价格特别敏感，⼏番谈判，都在试图杀价。

这让⽼板更是不疑有他，完全相信，这些⼈，就是过来接盘的冤⼤头。

⼏轮饭局，终于谈妥，合同落定。

三个富商，正式成了修⻋⼚的⽼板。

堂弟的⽼板。

15

修⻋⼚的接盘费⽤，价格不菲。

我抵押了爸妈的房⼦，⼜取出了⾃⼰所有的积蓄，才搞定了这笔费⽤。

为了这趟复仇，我押上了所有。

三位⽼板，新官上任，⼀切照旧，员⼯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同。



不过，这三位⽼板，有⼀个⼩爱好。

喜欢打牌。

这些天来，堂弟也感觉到奇怪，这三个⽼板，总是邀他⼀起打两把。

他们的理由，倒是很合理：

「你在⼚⾥时间最久，想了解⼚⾥的员⼯，必须找你聊聊。正好，晚上⼀起打牌。」

堂弟还是拒绝了。

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他始终惦记着，怎么得到我⼥⼉，⼜怎么可能分出时间，去应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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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晚上，那三个⽼板，便开着豪⻋，去了堂弟家⾥。

「我们过来拜访⼀下优秀员⼯，顺便找他出去坐坐。」

为⾸的⽼板，⼀⾝名贵⾐着，⼀边说着话，诚恳地同家⻓握⼿。

他们为堂弟⽗亲，准备了⼏条好烟；

还为堂弟的⺟亲，带来了⼀个超厚的红包，作⻅⾯礼。

堂弟家⾥的条件本来就⼀般，此刻，⽗⺟眼睛全都直了。

堂弟仍然坚决不肯去应酬。

三个⽼板也没有所谓。

「我们在⼚⾥的办公室打牌，要是有空，可以过来⼀起。」

他们说罢便⾛了，没有久留。

但我清楚。

⻥饵已经下⽔了。



堂弟⼀个⽉，就⼀千出头，还总在被辞退的边缘。

现在听到领导赏识，他的⽗⺟，⼜怎么舍得这个机会？

果然，当天晚上，堂弟敲开了办公室的⻔。

带来了⽔果，拙劣地说着奉承的话语。

不⽤想，都是⽗⺟教他的。

我在家⾥，微信收到了舍友的实况转播。

⽌不住冷笑。

还记得那⽇，他在医院，说我有家有业，患得患失。

原来，⼤家都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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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我正在家⾥，看着⼀份监控录像。

「三位富商」，买下修⻋⼚后，调出了所有监控。虽然不多，只有近⼀个⽉内的。

但还是让我们发现了⼀件，耐⼈寻味的事情。

年三⼗的晚上，夜深⼈静。

堂弟和他的⽗⺟，偷偷溜进了修⻋⼚。

他们，取⾛了整套修⻋⼯具。

他们拿去⼲什么？卖废铁么？

不。

就是那个晚上，我们在家族群⾥，收到了他们的辱骂，诅咒我们不得好死。

第⼆天，我们驱⻋回北京。⻋⾝离奇失控，撞向⼭崖，如果不是侥幸，早已惨死在了那⾥。

我的指关节，被我捏得作响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

我怎么忽略了这⼀点，我的⻋⼀向停在外⾯。

想要破坏我的⻋，堂弟当然需要望⻛的同伙。

他的⽗⺟，当然就是同伙。

制造⻋祸，弄死我们⼀家。

到那时，堂弟过继我的⼥⼉。

他的⽗⺟，顺理成章，吃我们的绝⼾，拿⾛所有财产。

我浑⾝颤抖着，却也有着⼀丝兴奋。

这趟极致的复仇。

我终于可以放下任何犹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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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之后，每个晚上， 堂弟都会被三个⽼板，叫到办公室⾥打牌。

堂弟的⼿⽓很好，赢多输少。到最后，基本都能⼤赚⼀笔。

他的腰包⽇益充实，在⼚⾥和员⼯说话，渐渐有了底⽓。

据说，由于和⽼板⾛得近，员⼯们都巴结他。

他也时常⾃作威严，指派员⼯⼲活，俨然把⾃⼰，当成了⼩领导。

⼩⼈得志，真是朴素现实的嘴脸。

我等的，就是这个嘴脸。

别着急，堂弟，还有⼀段好⽇⼦，在等着你去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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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家的客厅⾥，坐着⼀个男⼈。⼨头，消瘦，和善⽼实，像是补课⽼师。



不过，他可是县城⾥，最⼤的⾼利贷。

他叫陈宫。他放出去的⾼利贷，就没有收不回来的。

他的「⾦融公司」，很有⼿段，逼得⽋债⼈⽣不如死，家破⼈亡；

却⼜能把握尺度，法律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

我提出了⼀个交易，他欣然同意了。

这个交易，对他来说，⽆本万利。

我给他倒上酒，他想起了什么，「你想在牌桌上搞死他……不学点千术么？我可以教你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不需要，想让他赢钱，不需要任何千术，放⽔就够了。」

「我们要的，就是让他赢下去，⼀直赢，直到最后⼀刻。」

「那个必死的深渊，不⽤我们推，他⾃⼰就会往下跳。」

他愣了愣，随后，明⽩了我的意图。

他举起酒杯，冲我笑了笑：「你这种⼈，以后最好不要来我的赌场。我这句话，你要记

住。」

我也笑了：「当然，我的腿可不想断第⼆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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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晚上，⼀如往常的牌局。

堂弟⼜⼀次⼤杀四⽅，正在兴头上。

为⾸的⽼板点了根烟，⽤奇怪的眼神，细细打量着他。

堂弟⼀惊，「怎，怎么了？」

「你运⽓怎么这么好，出千了？」

堂弟有些惶恐，我想此刻他⼀定很后悔，忘了要故意输两局，竟触怒了⽼板。



他结结巴巴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⽼板却⼤笑了起来。

他⼤⼒拍打着堂弟肩膀，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」

他招呼另外两个，开了瓶酒，和堂弟碰了⼀杯。

「我想升你做法⼈，但是有个条件……你得⼲了这杯。」

堂弟惴惴不安。

他笑了笑：「你⼩⼦，运⽓太好了。让你当法⼈，让我们⼚⼦也沾点运⽓，赏脸给个机会

吧。」

另外两个⽼板，急忙给堂弟使眼⾊。

「还看不出来吗，⼤哥想栽培你。」

堂弟咧着嘴笑了，他笑得很开⼼。

⼀饮⽽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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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天，堂弟出任了法⼈。

新官上任，第⼀天，他就拿到了⼗倍的薪⽔。

⽼板们更是同他称兄道弟，和他谈起了分⼚的规划，话⾥话外，都是想让他执掌分⼚。

⼀整⽇，都能看到他脸上兴奋的红光。

⽽我们，该收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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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春时节，街上的雪，融得七七⼋⼋。

简陋的霓虹闪烁。

和往常⼀样，办公室⾥，三个⽼板，⼜在和堂弟打牌。



这个晚上，出现了⼀些微妙的变化。

堂弟总是在输牌。

不过，运⽓始终是在他这⼀边的。

每次连输过后，他总能拿到⼀⼿好牌。绝地反击，⼏⼗倍的赢回来。

⼏轮下来，他的脸⾊忽明忽暗，浑⾝冒汗。

眼神直勾勾盯着牌⾯，再也离不开半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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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钟嘀嗒，过了午夜⼗⼆点。

堂弟的脸⾊差到了极点，⼜是⼀轮连输，腰包⾥的现⾦所剩⽆⼏。

三个⽼板看了眼时钟，「差不多了，出去吃个宵夜，散了吧。」

堂弟满脸不舍，他不⽢⼼。那惯性的思维，已经让他坚信，连输过后，下⼀把，⼀定是通

杀！赢回百倍千倍！

「再来⼀把吧？最后⼀把？」他希冀地看着他们。

⽼板们⾯露难⾊，这时候，为⾸的，突然想起来⼀个事：「让他陪你打吧。」

他们打开了隔间的⻔，从⻔内，拎出了⼀个遍体鳞伤的男⼈。

堂弟的眼神⾥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

随之⽽来的，是极度的狂喜。

那个男⼈，是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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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鼻⻘脸肿，看了眼堂弟，吐了⼝带⾎的唾沫。

「他这是？」堂弟问。



「这⼩⼦在北京，⽋了我们很多钱，我们过来买⼚⼦，顺便把他找到了。」

为⾸的⽼板，说着⼜给了我两拳，「跑啊？再跑？」

「想不到啊，真是想不到。」堂弟兴奋地⾃⾔⾃语。

「怎么？你们认识？」

「不认识。」

堂弟每⼀个字，都咬得很清楚，脸上，抑制不住的狂喜。

「你和这⼩⼦打吧，赢了算你的，我们歇会。」

我被拽到了牌桌上。

堂弟的⽬光，直勾勾盯着我。

⼜是那熟悉的凶恶眼神。

我躲闪着，内⼼却意外的平静。

今晚这⼀幕，当然是我安排的。

只有这样，他才会放下全部警惕，和我对赌。

他想要把我吃⼲抹净，却不知道，屠⼑也已经在他脖⼦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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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等到没发牌，堂弟先发话了。

「⽼板，我能搜⼀下他的⾝么？我不是信不过你，我，我是信不过他……」

「太⿇烦了，这样吧。」

三个⽼板，露出了恶趣味的表情。他们按住我，动⼿⼀件件地脱掉了我的⾐服。

⼏分钟后，我的⾝上⼀件不剩，真正的⾚⾝裸体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初春，天⽓还很冷，我发着抖，⾝上⻘⼀块紫⼀块的，凄惨⽆⽐。

「听说你有个⼥⼉？今年多⼤了？」

堂弟玩味地看着我。

他终于确信，运⽓，始终是属于他的。

26

堂弟反复切洗过后，开始发牌。

本地的「暴⼒梭哈」，融合了⼴东和温州两地的玩法。

每⼈两张牌，都是底牌。

玩家只能选择跟或是不跟，为⾸叫注的⼈则是轮流。

堂弟看了⼀眼⾃⼰的底牌。

他的脸上，狂喜⾄变形。

两张 K。

在他⾝后的⽼板们，通过⼿势，告诉了我他底牌。

不得不说，堂弟的运⽓，真的很好，这幅牌型，⼏乎是必赢的。

可惜的是，他今晚的现⾦不多了。他该下注了，⽽他⼿忙脚乱地数了数⾃⼰的筹码，只有⼏

千块。

他求助地看向了⾝后的⽼板。

对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想下多少？」

我狠戾地看着堂弟：「你下多少，我都跟！」

这番威胁，在他⽿朵⾥，偏偏是绝佳的助燃剂。

「我想下⼀百万……三百万！越多越好！」



⽼板们⾯露难⾊。

他⼏乎要给他们跪下磕头，不住地央求：「我⼀定能赢，就借我这⼀次，赢了我跟你们五五

分账……不，我⼀，你们九！」

⽼板们犹豫了半晌，终于同意了。

但是有⼀个条件，必须签借款合同。

「签，我签！」

他们取来了⼀份合同，赢牌在即，堂弟没有任何犹豫，提笔签字，按了指纹。⽽后连合同都

没有看，便把合同作为注码，猛地拍在了桌上。

「三百万，你跟不跟？」

「跟。」

「你拿什么跟？」他的脸上，充斥着亢奋的⾎红：「⽤你⼥⼉抵吧，我赢了，你把她送到我

家⾥来。考虑⼀下？很划算。」

「她不是筹码。我可以和你赌命。但是她，你想都别想。」

堂弟嘲讽地笑了起来，「有什么区别？你死了，她⼀样是我的。」

我抓起了底牌，⽬光灼灼地看着他。

他已经完全⼊套，我也没有必要再扮惨了。

「不⼀样。」我盯着他的眼睛：「她是我的孩⼦。」

「你不应该惹怒⼀个⽗亲。」我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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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如法炮制，和在场的⽼板们，签下了三百万的借款合同，⽤合同下注。

他的脸上，⾼烧般的亢奋，还在持续。

「开！」他⼤吼。



是的，某种程度上，他说的没错。

如果他赢了这把，我将⼀⽆所有，债台⾼筑。

⽽他作为债主，⼤可以从我这⾥，拿⾛任何他想要的。

任何。

前提是，他能赢。

他站了起来，狂喜地翻开了两张底牌，两张 K。

我却没有开牌。

「我想……最后向你确认⼀件事。」我说，「那起⻋祸，你的⽗⺟，是不是也有份？」

「嗯，是啊。」在堂弟的眼⾥，我已经是个死⼈，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了。

他嘲讽着：「我们当时连纸钱都买好了，现在看来，没有⽩买，还⽤得上。」

我轻轻地叹了⼝⽓。

可惜了，堂弟。

我给过你们⼀家机会了。

在他注视下，我慢条斯理地，翻开了我的牌。

⼀张红桃 A。

⼀张红⽅ A。

所有牌型⾥，最⼤的那⼀对。

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

他想说些什么，却半天吐不出⼀个字，只是呆愣愣地站在那。

我取来了他的借款合同，轻轻地朝他晃了晃。

「要不然，你去死吧？」



「死了，就什么都不⽤还了。」

堂弟轰然倒塌，重重跌倒进椅⼦⾥。

他的脸上，⼤颗虚汗滑落。⾝体，诡异地开始微微颤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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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⼀件事，堂弟到死也想不明⽩。

我是怎么摸到两个 A 的？

我明明被脱了个精光，⾝上藏不了任何牌。

那副拍，明明反复切洗，还是他亲⼿所洗。

答案，很简单。

我在牌桌的底下，沾了两张 A。

在他低头签合同的瞬间，我就已经换好了牌。

我不需要学任何千术。

玩弄⼈⼼，就是我的千术。

从我决定复仇开始，发⽣的每⼀件事，就都是我的千术。

打从⼀开始，他就输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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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⼀件件穿上⾐服，擦拭⼲净脸上的⾎，带着那份合同，离开了那⾥。

等堂弟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才恐慌地发现。

那三位他依仗的⽼板。

那三个他以为是救星的⼈，已经不知何时消失了。

30



当然，这只是⼀个开始。

只是炸药的⼀根⼩⼩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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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天，我找到了陈宫，那个放⾼利贷的男⼈。

我将借款合同交给了他。

回想昨晚，堂弟果真是被赌博冲昏了头脑。

我们现场就能拿出来⼀份合同，他居然⼀点怀疑都没有。

以⾄于精⼼准备的借⼝，都没有⽤上。

陈宫接过了合同，⼼满意⾜地笑了。

这份合同上，出借⽅，是空⽩的。

他签上了他的「⾦融公司」，从今天起，这三百万的债务，就是堂弟⽋他的了。

这就是我和陈宫的交易。

绝对的⽆本万利，这是天⼤的好处，他当然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。

当然，我们还有另⼀项交易。

先前，在我们的安排下，堂弟当上了修⻋⼚的法⼈。

第⼆天，我们就以修⻋⼚的名义，向陈宫借了上千万。

当然，陈宫⼀分钱都不⽤给，我们也⼀分钱没拿。

但这笔⾼利贷，实打实，记在了堂弟的名下。

堂弟肯定⽆法相信，整套流程下来，⼀分钱没有流动过，他就已经⽋下了上千万的⾼利贷。

陈宫提议，想请我晚上出去玩⼀趟，任何我想玩的项⽬，他都能安排。

我拒绝了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「我只有两个⼩⼩的要求。」我说。

「兄弟，你尽管提，⼀万个都⾏。」

「这笔债务，只是他们⼀家的事情。」我说，「和他们的亲戚，朋友，同事，没有任何关

系。」

「you have my word。」

我笑了笑，「少看点《教⽗》吧，你越来越像个补课⽼师了。」

「第⼆个呢？」陈宫问。

我沉默了半晌。

「你说，他⽋了这么多，是不是，这辈⼦，只能⽤来还债了？」

陈宫⼼领神会。

「我保证他⼀定是，他永远别想离开这个县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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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线已经点燃，炫⽬的爆炸也开始了。

第⼆天起，堂弟的家⾥，接⼆连三的有⼈上⻔要债。

那些纹⾝的社会⻘年，聚在他的家⾥，抽烟打牌，脏话骂⼈。

虽然他们从不动⼿，可堂弟的⽗⺟，⽆时⽆刻不在恐惧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的堂弟，忍不下去，竟抄起菜⼑，砍伤了⼏个社会⻘年。

他们⽴刻报了警。

他们没有打⼈，没有损坏财务，只是为了要债，在这个家⾥呆得久了⼀点。

反⽽是堂弟，因故意伤害被关了进去。

为他的债务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⼀笔。



33

陈宫，还为我赠送了⼀个⼩礼物。

堂弟进去之后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借着拿物抵债的名义，进了堂弟的房间。

他们翻箱倒柜，找出了堂弟珍藏的，所有「变态作品」。

纸⻚被撕下，抛洒出去，漫天⻜舞。

⼀张张落在围观的邻居⾯前。

⼀传⼗⼗传百，在那座⼩县城⾥，堂弟的名声，彻底臭了。

值得⼀提的是。

堂弟家⾥，⼿机，电脑，硬盘，任何可以存储照⽚的电⼦产品。

都被陈宫以抵债的名义，带⾛了。

他给我传来了⼀个视频。

视频⾥，⽕苗点燃，焚烧起这些电⼦产品。

那⽕光很美。

34

复仇的⽕焰，还在焚烧。

为了还债，堂弟⼀家，被迫卖掉了房⼦，抵押了⻋⼦。

堂弟，失去了⼀切。

名声臭了之后，没有任何⼈愿意帮助堂弟。

为了还债，他只能接受陈宫安排的⼯作⸺「⾃愿」，在煤矿上做⼯。

那些粉尘侵⻝着他的脏器，从⽩天，做到⿊夜。

给他的休息时间，只有 4 个⼩时。



他死不了，但是⽐死还惨。

好吃懒做的他，很快被折磨得不成⼈形。

连同他的⽗⺟，也必须每天打三份⼯，来帮他们的⼉⼦还债。

上千万的⾼利贷，上千万的利润。陈宫不可能放过他们的，直到榨⼲他们最后⼀滴⾎为⽌。

35

他们的死活，也已经和我⽆关了。

我早已回到了娘家。

我的那三个舍友，早就在那⾥等我了。

他们终于可以卸下⽼板的伪装，不⽤整天提⼼吊胆。⼤家都放开了喝，难得的尽兴。

「那天，你们⼏个揍我……是真舍得下狠⼿啊。」我揉着脸上的淤⻘。

「做戏做全套嘛，不那么演，你堂弟哪⾥敢和你赌？」

「那啥你们脱我⾐服的时候，谁摸我屁股了？」

「肯定是⽼三，⽼三你这破习惯该改改了。」

「噫⸺⼥⼉，这段你当没听⻅，当爸的求你！」

我们在娘家，喝着酒，嬉⽪笑脸，打着嘴炮，⼀切如常。

「不过，你积蓄全没了，还搭进去⼀套房⼦……陈宫通过你，挣那么多，为什么不让他分点

给你？他⼀定不会拒绝。」

我沉默半晌，摇了摇头。

「陈宫的钱⾥⾯，有堂弟家的，也有那些倾家荡产的⼈的……不管是哪⼀个，我都不想

碰。」

我顿了顿，说：「我想⼲⼲净净地，重新开始。」



「爸爸说得对！」⼥⼉也附和。

我们侧⽬，我有些意外，抱起⼥⼉，亲了她⼀⼝。

「哥⼏个是觉得，我们多多少少可以⽀援你⼀点……」

「别。」我急忙拒绝：「你们帮这个忙，我⼀辈⼦都感谢不过来。」

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」

「挣钱呗，把爸妈的房⼦挣回来，把积蓄挣回来。」

我笑了笑：「挣钱，总⽐还钱容易。」

―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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